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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

党政事务外包：
企业也能干“政事”?

什么可外包

什么不可以

在专家看来,外包
显然应有界线。比如 ,
“审批权、执法权肯定是
不可让渡的”。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贾西
津说。
南京市鼓楼区在关

于推进政府公共服务外
包的实施意见中明确,
“行政处罚、行政许可、
行政检查、行政收费、行
政强制执行”等不得实
行服务外包。
在地方的探索案例

中,最具争议的是深圳宝
安西乡“花园街区”所推
行的“综合执法管理模
式”,其外包的物业公司
“城市保姆”负责8大类
26项社会公共服务内容,
涉及街区治安巡查、协
助公安机关治安防控、
协助交通部门维护交通
秩序等内容。
当地相关官员和企

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
调,“执法权仍在政府手
中”,比如,面对“走鬼”(小
摊贩),巡查员一般采取
劝阻方式,实在不行采取
人海战术围之。“我不太
相信在实际工作中,这条
线真能被守住。”贾西津
说。北京市的交通协管
员就曾因协助“贴条”和
照相而备受诟病,最后被
取消这些权限。

从操作角度而言,
政府的多数具体事务性
工作是可以外包的,比
如,不仅发改委,党政机
关各个部门的大量研究
课题是可以向社会购买
的。可以讨论的议题还
包括,如果相关事务外
包出去,那么,这些部门
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
比如,机关事务管理机
构是否非设不可?
事实上,就连政绩考

核方案,也可外包。2005
年,从东风汽车老总调任
武汉市委书记的苗圩
(现任工信部副部长)认
为现有考核体系不适合
科学发展观要求,于是委
托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
肯锡为该市重新打造一
套考核体系。当然,政府
对麦肯锡方案作了修正
后才推行。

从袁岳的经验来
看,一些外包项目对于
政府来说并不是非做不
可 ,之所以做 ,经常与
“开明的领导”有关———
他们或接受过海外教
育,对外包有更深入的
理解,或希望在前任的
基础上能有创新。另外
的现实是,上述创新也
能令官员脱颖而出,得
到关注。

格延伸阅读

宁波市主要官员在市委党校举行“政府公共服务外包”讲座。政府的政务行为正面临更复杂的

决策,而各地出现的十二五规划课题招标与之前相比已是很大的突破。

在无锡,恰恰最不像“外包”的党群指导员制度,引发最大的争议,而“外包”这个词,暂时也变成了

当地的“敏感词”。

西安一个区政府将社会经济十年发展规划整体外包——— 在过去这往往是地方发改委的活。

▲宁波市主要官员
在市委党校举行“政府
公共服务外包”讲座。
(资料片)

“服务外包发达程度是衡量
一个城市或地区工业化、城市化、
市场化、社会化、国际化和信息化
发展水平的标尺。”2008年3月24
日，在宁波市领导干部服务外包专
题培训班上，宁波市长毛光烈授课
时如是说。毛光烈表示，不懂得服
务外包就不懂得高端服务业，不懂
得高端服务业也就不懂得知识经
济，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和领导现代
经济。 (资料图)

党务也能外包?“很难解释。”清
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贾西津
说。在她的研究领域中,“外包”作为
一个特定的词,主要指的就是政府
的公共服务,实质是对公共资源使
用的新模式的探讨。“党务至少不属
于公共服务。”上世纪90年代末,“政
府公共服务外包”制度被引入中国,
由于其既切合中国提高政府效能需
要,又没有意识形态色彩,“外包”很
快得到效仿和推广；不过,当它被引
入党务部门,却从热词变成了敏感
词。
4个月前,苏南城市无锡的党报

称,在无锡新区,从党建研究、形象
宣传到文体活动,甚至基层党组织
组建,都不同程度外包给企业、科研
院所等机构。不过现在,官员们对此
保持沉默。“省里觉得‘外包’这个词
不太妥当。”无锡新区管委会一位官
员强调,准确的叫法是“党建事务外
包”。

国内知名咨询企业零点集团董
事长袁岳透露，在过去的多年中，其
与中央和地方党务部门均有过合
作，只是“不太说”。他曾为纪委征询
过公众对腐败问题的看法，还协助
某市党委调查当地党员干部对“科
学发展观”的真实了解情况。“多数
客户要求保密。”袁岳说,“我们跟北
京市政府几乎所有部门都有过合
作。”自去年起,各地政府已经掀起
了一个外包十二五规划部分课题的
风潮。而袁岳最为看重的，则是他们
正在为西安一个区政府所做的社会
经济十年发展规划——— 这样一个涉
及政府核心决策的政府规划，是由
一家企业来操作，其标志意义自然
不容小觑。

记者注意到，从最初的产品到
公共服务，再到政府管理和决策职
能，“外包”越来越接近政府权力中
心。而基于中国特殊国情，党务外包
又给官员和学者们出了道新题。

“外包”被引入党务部门

2007年底，无锡新区管委会迎
来巨大挑战——— 当年江苏省启动非
公企业党组织工作组建工作，这个
人口60多万、企业云集的区域压力
剧增。无锡新区管委会组织部仅11
人，却挂了12块牌子。
14名“党群指导员”被招募进来，

他们每两人分成一组，负责在划定的
区域内进行企业工会和党组织的组
建。此后，外包还扩展至其他党群事
务。比如,他们在江南大学设研究中
心，负责党建课题研究；委托广告设
计公司设计党建品牌形象标志；委托
央视制作宣传MTV；将一些文体活
动交由专业公司或协会运作。
无锡新区官员对党建事务外包

小心翼翼,极力强调作为发包方的
党组织没有失去控制权。新区组织
部部长刘明邦接受江苏《党的生活》
杂志采访时表示,核心而保密的业
务不能外包,反之则可以外包,有些
核心又非保密的业务可以半包。

他举例说,民主测评、干部考
察、班子调整不能外包,有些干部工
作可以半包,比如干部监督。而党群
组织的组建属于核心业务,采取半
包方式,“组建的关键环节,我们是
抓在手上的,比如支部书记和工会
主席的确定,指导员顶多有个建议
权。”据此前媒体公开报道,党群指

导员每月工资1000元,并根据建立
党群组织的数目发放奖金。他们一
年须完成建立12个党群组织的任
务,否则基本工资打折。

不过,在位于无锡新区行政审
批中心5楼的“党群指导员办公室”,
记者了解到,自首批指导员之后,后
续递补进入的指导员没有再签订合
同。而他们亦没有意识到自己“承包
方”的身份——— 他们认为自己像组
织部的编外聘用人员,每天打卡上
下班,有时也抱怨待遇太低。

然而,恰恰最不像“外包”的党
群指导员制度 ,引发最大的争
议———《党的生活》杂志专门刊载当
地十多位党务干部以及专家文章,
赞成者与反对者观点激烈交锋。

在经过了一轮宣传之后,遭受
争议的当地官员选择了沉默。无锡
新区组织部副部长冯惠兴说,目前
的做法尚有不成熟之处,暂时不宜
再公开宣传。

按照此前的规划,无锡新区组
织部还打算成立“党群服务中心”,
注册为非营利企业,既当发包方,也
当接包方。不过,《党的生活》杂志点
评道:谁来当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组织部门权力介入到什么程度?
街道、企业会不会想,这个公司是组
织部办的,不给它包行吗?

不必敏感的敏感了

如果跳出严格的制度概念,对
于地方官员而言,无论党务或是政
务,“外包”的动机很相似——— 通过
社会化、市场化手段,既省钱省力,
又提高效率。而政务外包,更是谨慎
而又实用主义。
南京市鼓楼区教育局最近的一

个计划被区政府否决。该局原本打
算设立一个事业单位,专司学校后
勤工作,但到区长办公会上,被要求
改向社会直接购买服务。“想法是好
的,路子不对。”区政府一位官员说,
“又养了一拨人,事情也不一定能够
办得好。”更重要的是,该区已明确
政府公共服务能外包的要外包———
今年5月,鼓楼区政府专门成立“政
府公共服务外包”推进工作领导小
组,下属部门一把手都自动成为小
组成员,这也意味着所有部门都成
为改革对象,“有限政府无限服务”
理念被反复强调。

不过,最初各部门自发的改革,
还没有这样的“觉悟”,“主要是为了

解决各自体制上的问题。”2003年,
鼓楼区将养老服务外包,是因为政
府的养老支出远跟不上老龄化的迅
猛趋势,更直接的困境是,市中心已
无空间可建养老院。而外包的结果
是:每年政府仅花200万元——— 主要
用于支付房租,就能解决2000名老
人的养老问题。
南京市鼓楼区并非第一个建立

公共服务外包机制的地方政府,早
在2005年,江苏省无锡市在全国率
先出台指导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地
方性政策。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无
锡的官员会将“外包”概念引入党建
事务中。

记者注意到,2008年至今,建立
相关机制的地方政府开始涌现。据
不完全统计:2008年,上海浦东区政
府、深圳宝安区政府出台购买公共
服务政策或方案；2009年,加入此行
列的有浙江省嘉兴市政府；2010年,
四川成都、深圳福田区、湖南长沙
市,也相继加入。

按照发达国家的经验,社会组
织是公共服务的重要承担者,另一
重要对象是企业。
比如在较早探索政府公共服务

外包的深圳,近几年来城市规划的
公众参与环节,基本上都由一家叫
“公众力”的商务咨询公司承担。而
零点集团网站显示,它的重要政府
客户有三十多个。
目前零点集团的最大客户群仍

以企业为主,而官方客户增多趋势,
是近五六年以来的现象。
担任零点集团研究总监的吴垠

说,过去的许多案例并不是真正意
义的政务外包,“只能叫外外包或者
外外外包。”这些项目往往不是直接
来自政府,而是受政府委托的科研
机构或者事业单位。

记者观察到,去年以来兴起一
股“十二五”规划“外包热”:青
岛、厦门、沈阳等城市先后将一些
前期研究课题“挂牌”招标,而今
年1月,国家发改委宣布中国“十二
五”规划的数百个课题面向全球招
标。
但更本质的突破来自不为人注

意的基层政府——— 去年9月,西安市
灞桥区将经济社会发展规划(2010-
2020)向全国公开招标。总部设在北

京的零点集团作为唯一一家企业,
从7个竞标单位中胜出。尽管发包
方仅是区县级政府,但袁岳仍感到
有突破——— 这是一个整体任务,而
不再是一个课题而已,而且该区“十
二五规划的草本也是我们来做”。
零点集团一个十来人的团队自

去年就入驻灞桥,展开调研和起草
工作。这个项目的突破意义在于,它
已涉及到政府核心决策层面,而关
乎一个地区发展的政府规划,由一
家企业来操作 ,在中国可谓罕
见——— 这项工作,一般由发改委主
导完成。

事实上,与以往相比较,各地出
现的“十二五”规划课题招标已是很
大的突破。
厦门市发改委综合规划处官员

陈亚军表示,外包的原因,一方面是
自身没有足够的研究能力,另一方
面,自己研究的一个缺陷在于不是
很客观。“我们这一群人每天都看一
样的文件,听一样的东西,想法会比
较容易趋同。而找外面的单位来做
就比较容易从外人的角度客观观
察。”政府的政务行为,正面临前所
未有的复杂形势与挑战。

据《南方周末》

实用主义推动的外包潮

代替发改委干活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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